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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一直被认为甚至自诩是中国当代作家里

说话最“绕”的一位，不过在他看来，这种“绕”是由

“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

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

事，必须说清八件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

思考习惯往往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这事就说不清

楚。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

的地方开始，我来把它说清楚”①。而如何才能真正

说清楚？这种知识分子超越日常的“说清楚”要通过

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来实现？这显然就不仅仅是某种

小说的故事手法或话语逻辑了，而是应该还包含了

具有整体性的叙事结构和修辞模式等。由此来看刘

震云，他的“绕”所体现的也就不仅仅是其诙谐的话

术、结构的匠心，也表现在其对于戏仿、反讽等现代

主义修辞的改造变形上。尽管这种趣味是刘震云差

不多始终如一的本色，但《我不是潘金莲》作为新世

纪刘震云在叙事上实验性质浓厚的作品，其中对于

“戏仿”修辞的使用尤其体现了刘震云这种独特的创

作风格和写作理念。

一、结构倒错与文本调性拼贴

戏仿(Parody)又称谐仿，一般指某一作品对另一

作品具有某种调侃或游戏意味的借用。不过按照约

翰·邓普在《论滑稽模仿》中借用的以及自己的定义

来看，“滑稽讽刺剧特指模仿严肃事物或严肃文体的

创作，由于其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而使人发笑”，具

体到“滑稽模仿(Travesty)”，则是“以惟妙惟肖的模仿

手法处理某部作品的庄重题材，使其成为降格的滑

稽讽刺作品”，而谐仿文(Parody)作为滑稽讽刺作品

的一类，则是“以升格的方式滑稽地模仿某一作品

(或作者)，将这一作品(或作者)的风格移植到较为低

贱的主题上”②。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可谓历史悠久

的艺术表现手法，其核心的要素应该是在其特有的

“滑稽”“讽刺”以及解构某种“庄重”或“严肃”等上。

所以，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模仿特有的“滑稽”乃至“讽

刺”品质，戏仿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书写主体崇高

性消解的最主要方式，一直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写

实”两个创作群体最喜爱的表现方式之一。而作为

中国当代作家中恰好同时荣列这两个群体的刘震

云，对戏仿的使用便一直是突出并且充满创造性

的。21世纪以前，在刘震云最重要的小说文本中，戏

仿一直是其最主要的修辞策略，甚至可以说，《故乡》

系列所带来的戏仿修辞盛宴，简直就是整个当代文

学史上戏仿修辞使用的一个高峰。不过令人想不到

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我不是潘金莲》里，刘震云

以不足20万字的体量将戏仿的功能又进一步予以大

力推进和创新。如果说《故乡》系列主要体现了刘震

云经典戏仿的大师级的娴熟的话，那么《我不是潘金

莲》则以侧重于经典戏仿与后现代主义戏仿的杂糅，

开辟了一条独具新意的戏仿之路。

由俄国形式主义推许且大成的现代主义戏仿，

从什克洛夫斯基到巴赫金，将其由一种陌生化的修

辞技法提高为反映世界本质的理论话语，这是对堂·

吉诃德似的古典主义戏仿的视域拓展。发展到后现

代主义戏仿，则是更加提倡对原有的同一性系统的

分解，以达成意义的延异。因此戏仿的使用，“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后现代人将批判娱乐化，以及避免

明确理性构筑的心态”③。到刘震云这里，为了保有

作品一贯的调性风格，驱散原本严肃、庄重的政治中

心主题，生成晦涩之上的圆融，《我不是潘金莲》在整

个文本的多个写作元素中都渗透了戏仿，达成了一

不止幽默：《我不是潘金莲》的“戏仿”修辞
王 东

【作者简介】王东，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22.9.155～160

··18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23.4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种包含无限相对意义的、仿如精神病的疯狂，这种激

烈的自我消费形成了利奥塔所说的对预先定下的历

史规则的反叛。像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安娜、摩莉

之于《芬尼根守灵夜》和索尔贝娄《赫索格》中的摩西

先知之于《旧约》，刘震云在《我不是潘金莲》中以董

超、薛霸、潘金莲、小白菜等名字称呼首先达成了对

历史文本的印象拼贴，之后董宪法、王公道等现代姓

氏的乱入又以一种原始近乎稚嫩的话语形式戏仿了

一种乡土原生的文本风格。一种调性与调性的拼凑

之外，他甚至进行了一种文体内部自我的戏仿，以达

成逻辑、文体的秩序解构。小说一开头，是李雪莲到

王公道处求其帮忙，手持礼物，向其解释两人弯弯绕

绕、莫须有的亲戚关系，之后这一篇章直接在第二部

分得到了完整的模仿，而这种布局的“顶针”由于其

政治、逻辑和人物关系的变化，实则变成了一种戏

拟，即两人社会身份约定俗成的强弱设置与其言行

表现的倒错，形成了对原有情节的变形。但是这种

戏拟在滑稽幽默的阅读效果之外带来的并不是降

格，而是对原有的调性破坏之后重新构成的符号体

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统摄全文的特殊解构，而非单

纯的同一系统内部的格调转换。

在结构上，《我不是潘金莲》达成了一种戏仿的

叠层深入。“序章”的17万字对比作为“正文”的区区

1万字，已经表现出作者进行翻转颠覆、延异小说旨

归的叙事野心，而最后的史为民对李雪莲上访行为

的创造性还原，体现的则不仅是一种属于中国社会

的生存智慧，更是达成了对原有的本已拥有极大消

解性的、作为戏仿行为的李雪莲上访事件的“再戏

仿”。面对冤屈，两人的应对之道完全相异，在结构

上和义理上都互相解构，互为犄角以及互文的间性

表征非常清晰。“两者之间形成互补之势，一个始终

纠结于旧事，孜孜以求，生命几乎耗尽；一个却放下

不平之气，转而从世俗生活中体味舒适温暖的人生滋

味。前者看重的，正是后者看淡的，前者所失，正是后

者所得。史为民的故事在结构上作为正文存在的意

义自然彰显。”④李雪莲的上访行为虽然错综复杂，其

间又交缠着人情伦理与政治逻格斯的混乱效应，但是

其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与权力秩序的目的方向尚

属清晰。而因李雪莲上访葬送政治前途的史为民，

对李雪莲的上访行为的戏仿则没那么简单，因为他

在使得对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文化、批判的思想得

以深化的同时，又外延出了更丰富的哲学含义。

“正文”对“序言”的行为模仿是中国古代小说叙

事的常用结构，在《三言二拍》等古代小说成熟期的

诸多经典作品中，开头的“楔子”的篇章虽往往很短，

但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其后的小说“正文”的范式规

训。而《我不是潘金莲》的戏仿修辞体现在结构层面

上，既是作为“楔子”戏仿文本的序章故事，又被“正

文”进行戏仿，而“正文”和“序章”的情节关系和因果

线性，又达成了情节对情节的消解与自我升华。刘

震云由《故乡》系列开始，其文体的戏仿实验便始终

是和主题的阐述息息相关的，在《我不是潘金莲》里，

“正文”“序章”的篇幅倒错和逻辑同构，两个“序章”

开端的话语回环，都体现了由权力结构造成的现实

秩序的慌乱，而对古典主义小说相对稳定的系统结

构的模仿与变形，是对政治权力中心的思想文化主

旨，妄图再深化并进行当代改造的尝试。这种游走

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文体戏仿，便使得

整个小说在结构上独具一格的同时，依然葆有了现

代主义作品的深刻主旨。因此这种文体的戏仿实

验，也贯穿了刘震云21世纪的创作，从《手机》中最后

一章“严朱氏”的存在，到《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出延

津记”与“回延津记”，他的戏仿始终兼具文体创新与

主题呈现的深意。而再到《我不是潘金莲》中，这一

改造的延展性与丰富性又大大增强了，由于批判主

旨的深刻性与历史生成的复杂性，和《手机》《一句顶

一万句》的沟通主题不同，《我不是潘金莲》同时具有

沟通、政治秩序、哲学文化的多重意蕴，而复杂的形

而上问题也须以多元的、杂糅的戏仿修辞予以应

对。因此，《我不是潘金莲》在结构上不厌其烦地以

多元文体的戏仿进行创新，铺设了相对主义的文本

调性，解读分析的内涵大为丰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分析都可以找到符合逻辑的理论进路。这种尝

试使得小说的文本看似散乱、略显随意，远不如《一

句顶一万句》那样直抒胸臆、杀伐果断，但是其广阔

外延的特殊优势实际是其他文本所不具有的。即戏

仿本身拥有的后现代主义思考与定义方式，再现历

史秩序又颠覆历史规律的本质属性，在这一小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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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得到充分放大，而对历史的差异与断裂的滑稽

模仿，则与古代至今的统一性权力秩序放在一起，进

一步由文体和主题的戏仿和弦而同构达成。

二、双向性的身份比拟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主人公李雪莲曾被戏仿

为三个经典女性角色：潘金莲、小白菜、窦娥。李雪

莲认为自己被诬陷为潘金莲，其上访之路形同小白

菜，其冤屈堪比窦娥。这三个形象对中国历史文化

稍有涉猎者自然耳熟能详，三者也都已成为现代与

后现代艺术作品争相结构戏仿的重要符号。但可能

更有意味的是，身份的比拟叙述是双向性的，表面看

李雪莲的命运轨迹似乎与三者有所重合，但是，其潜

藏的隐形进程则包含在李雪莲遭遇与其戏仿对象之

间的和而不同之中。

李雪莲被前夫秦玉河称为潘金莲，其原因是李

雪莲在婚前曾交过多任男友，并发生过婚前性关系，

这在现代道德伦理看来似乎并不成为不道德的证

据，但是秦玉河所秉持的传统伦理却让李雪莲有口

难辩。潘金莲这一称谓体现的实则是传统伦理与现

代伦理在性道德上的差异，所以虽同被称为淫妇，但

潘金莲的遭遇甚至好于李雪莲，因为潘金莲毕竟是

在她自己的生活意义上，实现了性的解放，找到了身

心喜爱的对象，彻底达成了对于传统夫权的自我反

叛，虽然这种反叛是不道德的，在现代伦理看来也是

无法让人接受的，但其淫妇之名在历史语境下相较于

李雪莲却是“实至名归”。因而在此种意义上，枉担了

骂名的李雪莲，既指出了在现代道德体制的当代中国

拥有这种遭遇是性别主义的倒退，也直指传统“三从

四德”中夫权对女性压迫的无可奈何的延续。

所谓“三从四德”中，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

从子。不过要注意到的是，亲友尤其是男性亲属是

古代女性生存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父权制社会女

性对抗夫权的生存保障，虽然这一保障往往与夫权

一起对女性进行压迫，但是其亲属伦理的血缘关系

是女性遭遇生存困难时最后的支援力量。所以李雪

莲在和丈夫秦玉河闹翻之后，也是去寻求男性亲属

的帮助，即去找自己的弟弟，但是亲弟弟却借着到外

省收大葱的理由连夜逃离，而陪伴多年的赵大头对

她的有所应援，则更多是源于对李雪莲的青春情结

同生理要求。而如果再就此相比李雪莲男性亲友对

其遭遇的冷漠来看，窦娥虽然莫名含冤，但是在六月

飞雪之后依然还能靠着父亲窦天章为其申冤报仇。

李雪莲呢？在亲友处不仅没有得到帮助，还遭到了

白眼和误解，两相对比，窦娥的遭遇相比李雪莲尚算

有其幸运之处。

小白菜的上访可能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民间政

治事件，因此小说对小白菜这一身份的遭遇模仿，实

则是深刻隐喻了李雪莲申冤行动的漫长与困难。而

且两者在结果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虽然深受酷刑、遍

历艰辛，小白菜最终获得了官司的胜利，恢复了清白

的名声；而李雪莲却始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上访

结果。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看似指向时代政治的

隐喻实际其要点并不是政治是否清明的原因，而是

要指明李雪莲的民间的个体精神诉求和社会权力的

常规运行机制发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放大了原有

的政治秩序内某些顽疾弊端，即使这些行为的初衷

是正确的，但高于政治的、复杂的命运逻辑与生活伦

理又使得这种政治秩序运行似乎漏洞百出、危机重

重。这和事件本身的荒诞性密切相关，而对小白菜

身份的戏仿也就暴露了刘震云指向父权社会核心的

政治权利的意图。

以性别主义的角度来看，李雪莲身份的三个称

谓：潘金莲指向夫权诉求，窦娥指向父权诉求，小白

菜则指向君权——政治诉求。和而不同的遭遇潜在

地揭示了女性由古至今依然未曾改变的悲惨局面，

层层递进的性别主义压迫实则源自父权中心的政治

社会文化，只是戏拟的滑稽部分立论还在其间的某

种可能性，即李雪莲完全可以将秦玉河的诬陷置之

一笑，或是将整个上访过程作为谋取个人利益、改善

生活条件的某种砝码。由现实的生存智慧来看，李

雪莲的“轴”是造成她悲剧的主体原因，因为虽然除

了婚姻问题，李雪莲实则并无大的牺牲，但她却在自

我体认中自觉到的是“比窦娥还冤”，甚至要上吊轻

生。与那三位其戏仿的对象确实因性别身份付出了

巨大的身心代价相比，李雪莲的含冤与上访，按照剧

中隐含作者的常规看法，是无因的，更像一种行为艺

术，因此李雪莲的遭遇相比身份的戏仿对象形成了

降格。但是，这种降格由于和政治权利逻辑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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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反而促成了主题性的升华，即李雪莲的上访和

堂·吉诃德冲向风车一样，被赋予形而上的先验意

义。这样一来，作为有距离的、富有讽刺的互文重

复，在刘震云笔下戏仿的距离被自由地伸缩处理，在

不同的层面拼贴组合，便形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之间无障碍切换的崭新模式。

还有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在刘震云 21世
纪的作品中，人物遭遇往往作为小说隐形情节发展

的元素，因而性别主义在刘震云笔下更多的是和政

治话语的叩问放在一起，其戏仿修辞便因天生具有

的讽刺性和性别主义与其对既往政治秩序的反抗性

达到了天生契合。李雪莲因性而蒙冤，又因政治秩

序使这一冤屈越滚越大，性与政治的纠葛反应在戏

仿修辞叙事中，由三个人物的全方位遭遇的和而不

同依次递进，由简单的对秦玉河的夫权叙事开始，直

至包括弟弟、老胡等人的父系叙事最后升华至对整

体父权制政治文化的批判，这一递进形成了隐形的

叙事进程，实则也是主题逐渐深化的高超技巧。在

琳达·哈琴等理论家看来，后现代主义对既有历史的

颠覆首先是随意性的，要确保对原有历史再现的同

时对此进行改造，所以这种既再现又颠覆的同构模

式往往在实施上极为困难⑤，而刘震云则是用女性身

份戏仿的细微差异达成了这一目的。

三、“超文性戏仿”的叙述营构

总的来看，《我不是潘金莲》对《水浒传》《祝福》

《喻世明言》《杨乃武与小白菜》等一系列经典文本的

戏仿，确立的是对一众中国叙事风格与历史背景的

比拟。相较经典戏仿手法，本书的戏仿更符合“超文

性戏仿”的情况，即我们阅读的复合文本是由戏仿文

本对源文本的“派生”，而不是“共生”或是“再现”，而

依热耐特的看法理解，这种所谓超文性戏仿，就是源

文本不一定在戏仿文本确定的出现，但是戏仿文本

一定是前者在题材、主题、风格、笔法等多个方面的

外化、延续或戏谑⑥。所以按照赵宪章的理论，包括

在格式塔心理学范畴里，艺术文本戏仿作用的发挥

是源于读者对作为被戏仿对象的源文本的联想，因

此戏仿文本作为文本结构整体，指向当下的客观存

在是其“图”，源文本作为幻象的、背景的部分则为

“底”，两者构成一种“图—底关系结构”⑦。这种戏仿

结构适用于本书的客观情况：经典戏仿指向对应清

晰，往往是两个同量级文本的互文，文本互动对等，

无论降格还是引发都平等有序。但是，当源文本不

是以一个核心文本为框架，对其戏仿的阅读分析便

很难明确。与《尤利西斯》和《奥赛罗》，《沙美拉》和

《帕梅拉》不同，在《我不是潘金莲》文本外，很难找到

一个戏仿的主体的源文本，甚至像《堂·吉诃德》那样

对一个类型文学的模仿都无法圈定，因此在阅读后，

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戏仿的存在，但又很难剖分

源文本和戏仿文本的实质，更遑论其“记忆文本”转

化的结构拼组了。如众所知，“戏仿文本”对于源文

本的接受记忆的唤醒与互动，是戏仿修辞效果可以

充分生成放大的前提，而“戏仿”文本对源文本戏仿

修辞关系的成立，则依赖于两者文本结构的转换。

所以赵宪章才明确强调，“戏仿文体之所以是戏仿，

不在于它的载体是否改变(例如将纸质载体转换成

光影或电子载体等)，而在于其文本结构是一种对反

性的‘图—底’逻辑关系……载体的转换与否对戏仿

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仿文将源文的结构和逻辑

关系转换成了一种对反性的‘图—底’张力系统。这

一张力系统实际上就是戏仿效果得以生成的发动

机。”⑧因此，当源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无法确定的时

候，戏仿文本与源文本的“图—底”关系便难以建构，

戏仿的张力也无法充分生成。

但在《我不是潘金莲》里，刘震云是以叙述的技

巧来弥补了源文本多元散布的问题，以“转述者变

调”的策略为戏仿文本保持了戏谑性张力。换句话

说，在超文性戏仿的小说中，小说的讲述者是谁，和

小说最后戏仿效果的达成密切相关，因此以怎样的

口吻、多远的距离、何等的姿态对故事进行传播，既

是对于源文本符号特有立场的变换，也是对经典记

忆的重新建构。这也就意味着，源文本和戏仿文本

的关系是由这种转述的语调和方向先行开启的，两

者的关系是转述、复制还是颠覆、对冲往往由一开始

的叙述者声音便可知晓，由此，“转述者变调”便不仅

是判定戏仿性质的核心指征，同时也成为增强戏仿

张力的书写法门。

在无法由单一指向的文本记忆引发戏仿的状况

下，刘震云使用了中国古代通俗话本的叙述声音，平

和、亲切，还带着一些他所特有的由21世纪以来一直

惯用的“闲话体”。李雪莲故事的核心情节与义理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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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与其所有的戏仿对象都无法形成经典意义上的对

应性互文关系，它是由这些文本的星星点点引发生

成的，因此，文本的叙述声音转述的是一个假想的由

这一系列源文本所合成的戏仿对象。这一对象的特

点是：以古代白话小说的口吻腔调叙述，有民间故事

的烙印，关于女性角色的描写往往性和性别主义、政

治思考互动密切。所以，刘震云模仿这一文本的策

略非常微妙，既要体现对于这一文本的同源关系，又

要再表现出差异的增殖，而不是经典戏仿意义上的

复制。因此，他在《我不是潘金莲》里的叙述者声音

里，运用的是《水浒传》一样的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

标准讲述模式，包括以“零度焦点叙事”为主，部分结

合“内焦点”的叙事角度、心理活动的旁白外现、间歇

的作者指点等，这种说书人的口吻辅以刘震云本就

在新世纪创作中频繁采用的缀网式结构，使故事在

叙述表现的层面体现出对古代戏仿对象的语言符号

的全面吸收，达成了一种象征交换意义上的形式还

原。但是，与《水浒传》《三言二拍》等小说调动气氛

和线性跳跃的节奏不同，《我不是潘金莲》在讲述的

腔调上始终时刻保持着一种煞有介事、一本正经的

戏谑腔调，同时在实际上，荒诞与拧巴的情节发展又

不断放大了这种反差性。以往古代小说平话模式的

讲述人的立场中立与接受共情，在这里变成了故弄

玄虚的喜剧脱口秀，即以玩笑的话语讲述这一群体

的权力症候，达成了一种“转述者变调”。闹剧化的

处置令文本的娱乐性得以维系，也为张力的厚积薄

发赢得了空间，为最后“正文”的协力做足了准备。

这一特殊“陌生化”的策略看来是很有读者接受空间

和可能的，因为它打破了中国式政治寓言的叙述沉

闷，“在国外读者以及出版界的阅读中，玩笑一般的

动机却起到了有效的效果”⑨，这样的“遮蔽”反由民

间的向度映印出庙堂的真实。或者我们可以想见，

小说故事包括其源文本的沉重逻辑，如果不以这样

的腔调来完成讲述，则极有可能会成为新世纪的《祝

福》。因此，叙述营构的“转述者变调”的功用即在

于，首先，为了使“超文性戏仿”能够像经典戏仿一样

充分达成表述，稳固和勾勒了假想戏仿对象，使“超

文性戏仿”的引发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源文本；其次，

为达成一种在源文本之上的戏谑性张力，先对源文

本进行叙述语调的表面降格，此后由降格形成的声

音变调和情节发展的反差引发出高于源文本的张力

效应和阐释余味。

充满讽刺语调的叙述或是全篇遍布反讽的章回

小说，在中国古代并不鲜见，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

中，《西游记》《水浒传》都有这样的描写。但是，全篇

的叙述与结构能够形成一种无死角的反差性张力，

则是来自“叙述者语调”和情节天然的二元对应。刘

震云的叙事在21世纪以来，明显进入一种对古代叙

事话语的现代改造中，而作为现代叙事的两大修辞

主流，戏仿和反讽本就渊源颇深，所以《我不是潘金

莲》里字里行间潜藏的反讽表述，乃至整个文本情节

义理的建构，都表现出对戏仿对象进行颠覆再超越

的创作期待。领导对省长的提纲挈领的大义微言、

马市长对郑县长蕴私于公的政治黑话，都在语言叙

述上以人物对白的现实魔幻力量揭示出权力话语的

荒诞本质。整个文本呈现出一种越荒诞越真实的修

辞效果，引发出一种越平和越暗涌的读者体验。在

小说的最后，“正文”的部分以其怪异、孤立的姿态对

戏仿文本的整体基调形成二次转折，用创新的结构

和顶真的伦理呼应源文本，引发生成一个意蕴更为

隽永的复合文本，使“叙述者变调”和“超文性戏仿”

一起形成叙述形式的改造与小说文本主题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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